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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山水遊記的空間與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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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摘 要 
 

從六朝山水詩到唐宋山水遊記的大量湧現，是中國古代文人面對

天地萬物時所體現的想像與審美觀照的一種類型。從感官化到超感官

的身體思維，隱含了“空間”與“身體”之間的情態，可說是中國古

代文人“於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一種觀看的“技藝”：透

過集體遁入山水世界的空間尋遊，依循儒家“觀山水以明道”，或道

家“以形媚道”，或佛家“證悟本體”的觀物態度所召喚而來的“身

體符號空間”（Embodied Symbolic Space）。本文所關注的是宋人遊記

中有輪廓的山水與無輪廓的理趣之間的涵蓋、包覆、纏繞，主要以歐

陽修山水遊記爲例，透過俯仰自然、酣觴自然、文詠自然、創造自

然、俯仰盛衰等空間感與身體感來探析其抒情自我的意義，藉以提供

一種可能的論述參考框架，重新揭示遊記散文研究的方向與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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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山水遊記散文醞釀自六朝的山水精神與紀遊文學，惟古代詩歌和散文的文體

功能有別，好山水者多習於作詩，故山水遊記晚至中唐才趨於成熟。安史之亂以

後，因於秩序重建的迫切需求導致“循吏傳統”的復興，出現了大量地方官以循

吏視角書寫遊記，如元結、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柳宗元等。1 白居易《白蘋

洲五亭記》云：“利興，故府有羡財。政成，故居多暇日。繇是以餘力濟高情，

成勝概。三者旋相爲用，豈偶然哉？昔謝（朓）、柳（惲）爲郡，樂山水，多高

情，不聞善政；龔（遂）、黃（霸）爲郡，憂黎庶，有善政，不聞勝概。”2 原是

分流的漢代循吏傳統和六朝“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3 的體道精神，在中晚唐

匯融成“吏能”與“勝概”的品遊觀念。柳宗元《零陵三亭記》云：“氣煩則慮

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

後理達而事成。”4 白居易稱“善政”以後才有餘力實踐勝覽高情的個體生命價

值，柳宗元則稱“游息山水”有助於調整個體精神狀態，以實踐“理達政成”的

社會生命價值。中唐以來結合“善政”傳統和“勝概”書寫的遊記，下啟宋代歐

陽修、蘇軾等人的山水遊記。比照唐宋謫居文人的山水遊記，唐人多取徑於

“騷”的抒憤與狀物工妙，宋人則翻新頁，得意於“莊”的瀟灑與理趣之追求，

歐陽修堪稱此風格的初立者之一。5 一般論者認爲宋人以論爲記，對於表達學識

或理趣的方法——山水精神，則較少考究。理趣可說是遊賞主體抒情意識彰顯的

一種體現，乃以“身體”親自經歷某一動態性的“空間”行程，所開顯的主要是

人與自然交會的空間經驗，也包括人與人之間品藻場域中的身體展演。6 

 

1  呂家慧：《中晚唐循吏觀念的復興與書寫》，《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5 期，頁

106-114。 

2 [唐]白居易著、謝思煒校註：《白居易文集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2005。 

3 [南朝梁]劉勰著、黃叔琳註、李詳補註、楊明照校註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註》，北京：中華書局，

2012，頁 65。 

4 [唐]柳宗元著、吳文治點校：《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737。 

5  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曾比較唐宋遊記，指出唐人遊記的特質在於“刻劃”與“牢騷”，而宋人

遊記的佳處則在於“議論”與“瀟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124-125） 

6  近年學界始有擴及至實踐主體的整個生存狀態之“空間性”的抒情論述，如李豐楙等主編：《空間、

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劉苑如主

編：《遊觀：作爲身體技藝的中古文學與宗教》（2009）、《體現自然：意象與文化實踐》（2012）、《生

活園林：中國園林書寫與日常生活》（2013），以上三部姐妹作皆由臺北中研院文哲所出版；王璦玲主

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國家圖書館，2009；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

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劉苑如：《朝向生活世界的文學詮釋：六朝宗教敘述

的身體實踐與空間書寫》，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10；蔡瑜主編：《迴向自然的詩學》（身體與自然

叢書 0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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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間與抒情 

 

遊觀山水的感興身體，較早或可溯至《莊子》遊於天地的藝術精神，諸如

《人間世》“乘物以遊心”、《德充符》“遊心於德之和”、《大宗師》“遊乎天地

之一氣”、《應帝王》“遊無何有之鄉”、“遊心於淡”、《秋水》“出遊從容”等。7 

這種在時間上無始無終、與物同遊的至境，大大地開拓了中國藝術精神中的空間

觀念。相關的文藝理論觀念則至六朝才完成，試見時空與自我互爲定義的概念： 

陸機《文賦》：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8 

鍾嶸《詩品序》：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9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

焉。10 

王昌齡《詩格》：欲爲山水詩，則張泉石雲峰之境，極麗絕秀者，神之

於心。處身於境，視境於心，瑩然掌中，然後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11 

在“時氣”推移之中，“形色萬物”隨著變遷，必然牽動人的身感心想。身處世

變情境的六朝文人特別善於“感時歎逝”、“感物緣情”，以“身體”自發性地感

應天地時氣萬物，與之冥合，由此確立了時間感、空間經驗與抒情自我的辨證關

係。唐代王昌齡更直接揭明，人處身於山水實景中，是全方位的空間經驗，能夠

將所感知的紛紜萬物，以身體爲中介，形成一個空間化的圖像加以收納。 

劉勰強調透過“物沿耳目，神居胸臆”、“目既往返，心亦吐納”的神思創

作活動，12 其過程絕非單一內在傾向的馳情想像，“寓目”先於“遊心”，揭示

“身心並置”的感物關係，賦予“身體”詮釋的能力。循此“遊心寓目”或“處

身於境，視境於心”的遊宴身體感和經驗，則是藝術身體與藝術心理活動的交纏

（Entrelacs），“耳目”所發動的身體感知，使“身體”成爲一個可以興發感懷的

空間結構，亦可歸結爲人對於一己存有世界的連類感知，即透過“目觀”與“心

想”在藝術或生命情境中探尋“於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憑據。 

 

7  在《莊子》一書中“遊（游）”字出現高達一百多次。諸例引自[清]王先謙：《莊子集解》，北京：中

華書局，1954，頁 25、30、42、46、98。 

8 [晉]陸機著、張少康集釋：《文賦集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頁 20。 

9 [南朝梁]鍾嶸著、曹旭註：《詩品集註·序》，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94，頁 1。 

10 楊明照等：《增訂文心雕龍校註》，頁 563。 

11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 172。 

12 楊明照等：《增訂文心雕龍校註》，頁 36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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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有關巴黎鐵塔的論述中，“目

觀”與“心想”被概括爲“觀看”與“想像”，他提出一系列觀景活動的問題：

人在觀景時是如何運用感官“觀賞”和內在“想像”？如何透過身體的觀看活動

建立一個經驗位置？且其觀看的“技藝”不僅可以爲自己定位，也可以在社會、

文化面向將觀看的對象轉化爲一種空間性的創造精神。13 而在莫里斯·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的現象存有學中，則概括爲“眼”與

“心”：“眼睛的每個動作，甚至是身體的每個動作，在我運用他們詳審地探索

出來的同一個可見世界（Universe）裏，都有它們自己的位置，反過來看就好比

每個視覺都發生在觸覺空間的某個位置。”14 所關注的是可見的“身體”與不可

見的“精神”之間的“間距”，是建立在怎樣的“經驗位置”？彼此間如何交融

或相應？ 

綜上所述，“目觀”的“物/景”與“心想”的“我/情”之間有個“間

距”，它們如何產生交融、相應？有輪廓的“物/景”與無輪廓的“我/情”之間

如何涵蓋、包覆、纏繞？所謂“間距”不是指空間的配置，而是“物我”與“人

我”之間的空間關係所度量而出的內延。在山水遊宴活動中，人與自然的交會感

應如何構成文本空間與抒情意識？在遊宴場域中，“身體場域”作爲遊賞主體展

現“自我”的最直接的舞臺，主體自身即爲獨立的空間單元，身體的空間性將在

活動中實現，並由主體的生命行動爲中心，向外擴展以聯繫我群關係中的對象，

使身體的空間處境化，而允許他人經由“生活世界”的視域來看見“身體”賦予

主體的自我價值。15  

本文將以身心互滲的“身體空間”爲論述基點，探視歐陽修在山水遊宴中的

自我展演，包括俯仰自然、酣觴自然、文詠自然、創造自然、俯仰盛衰等的空間

感與身體感及其抒情意識。歐陽修三十九篇記體文中僅有兩篇純粹的山水遊記，

亭臺樓閣記則有十八篇，相對於整體兩千多篇散文的佔比並不高，但從歷代選本

來看，其質量卻是頗高。16 本文探討對象以《醉翁亭記》、《豐樂亭記》爲主，兼

論及山水活動的其他記體文。 

 

 

 

13 [法]羅蘭·巴特著、李幼蒸譯：《寫作的零度》，臺北：桂冠出版社，1991，頁 3-17。 

14 [法]莫里斯·梅洛龐蒂著、龔卓軍譯：《眼與心：身體與現象學大師梅洛龐蒂的最後書寫》，臺北：典

藏藝術家庭，2007，頁 40。 

15  關於借鑒現象學的“身體空間”與高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的“自我表演”理論，參見

氏著、徐江敏、李姚君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臺北：桂冠出版社，1992，頁 16。 

16 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編選歐文三十二卷、兩百七十二篇，是歷來收錄歐文篇數最多的選本，

所選文體也較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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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俯仰自然 

 

“俯仰寓目”於天地四時的空間感與身體感，是東晉蘭亭之遊 17 的玄遊思

維模式，對後世山水文學影響深遠。晉宋詩歌中大量出現以“俯、仰”構句法，

釋出詩人在俯仰流盼的目光中出現的寥朗無涯、大運斡轉的自然世界。諸如： 

阮籍《詠懷十三首》其九：登高望遠，周覽八隅。山川悠邈，長路乘

殊。……仰瞻翔鳥，俯視游魚。……造化絪缊，萬物紛敷。 

阮籍《詠懷十三首》其十：仰瞻景曜，俯視波流。日月東遷，景曜西

幽。 

嵇康《贈兄秀才入軍詩》其十一：淩高遠盻，俯仰咨嗟。……仰訊高

雲，俯託輕波。 

嵇康《贈兄秀才入軍詩》其十一：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

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18 

王羲之《三月三日蘭亭詩序》：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

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19 

王羲之《蘭亭詩》：三春啟群品，寄暢在所因。仰望碧天際，俯磐綠水

濱。寥朗無厓觀，寓目理自陳。 

庾蘊《蘭亭詩》：仰想虛舟說，俯歎世上賓。朝榮雖云樂，夕斃理自

因。 

徐豐之《蘭亭詩》：俯揮素波，仰掇芳蘭。尚想嘉客，希風永歎。 

袁嶠之《蘭亭詩》：四眺華林茂，俯仰晴川渙。激水流芳醪，豁爾累心

散。 

王蘊之《蘭亭詩》：散豁情志暢，塵纓忽已捐。仰詠挹餘芳，怡情味重

淵。 

 

17  晉穆帝永和九年（353），以王羲之（303-361）爲首在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舉行三月三日上巳節

蘭亭修褉雅集，曲水流觴，飲酒作詩，爲歲時節令的遊宴類型。與會者四十餘人，賦詩者二十六人，

以四言詩爲多。（胡大雷：《中古文學集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頁 81-82） 

18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十阮籍《詠懷詩十三首》，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495；《魏詩》卷九嵇康《贈兄秀才入軍詩》，頁 483。 

19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二十六王羲之《三月三日蘭亭詩序》，北

京：中華書局，1958，頁 160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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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統《蘭亭詩》其一：凡我仰希，期山期水。 

孫統《蘭亭詩》其二：地主觀山水，仰尋幽人踪。回沼激中逵，疏竹

間修桐。因流轉輕觴，冷風飄落松。時禽吟長澗，萬籟吹連峰。20 

詩中常以俯仰流盼之雲霧、玄音、香氣等虛靈氣化之姿來媚道、體道，呈現出一

種“質有而趣靈”的性相特徵，既體“道”之玄妙形象，亦體“以玄對山水”的

遊觀模態，展演爲“遊目騁懷”，超越萬物之“有”和散暢累世之“情”，使身

心狀態轉爲“物暢其性”的玄妙之境。孫綽《太尉庾亮碑》云：“雅好所託，常

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21 蘭亭雅

集是一次集體的對道結合自然的書寫，賦予山水活動轉化身心、自然合一的功

能，是一種“新自然觀”的創造，高度肯定蘭亭詩在文學史和思想史的意義。22 

這是漢代氣化宇宙論於“自然”觀與《易》學“存有論”的發展結果，將蘭亭之

遊中彰顯“即目”、“直尋”、“俯拾即是”的自然觀視爲“生命的原發精神”。23 

而詩歌中開顯“人與自然的關係”，是語言表層以客觀時空性的自然景物爲題

素，其深層卻是以“玄思”觀照自然物象以悟得理趣。24 

宋人山水遊記延續了東晉以來“俯仰自然”的筆法，但其山水世界的審美意

趣和精神內涵卻有所轉向。如歐陽修寫於仁宗慶曆五年（1045）第二次貶謫滁州

的《豐樂亭記》，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

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其寫於次年的《醉翁亭記》云：“其

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

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讓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

也。”25 前者直言“俯仰左右，顧而樂之”，後者就算沒有任何視覺性用語，除了

一“望”字，都出現了高低景致的遊賞視線和動態景致的描寫，遊賞主體在移動

變換中領略各種不同的景致，具有極強動態化的空間感。遊程起始於瞭望琅琊山

 

20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十三王羲之《蘭亭詩》，頁 895；《晉詩》卷十三庾蘊

《蘭亭詩》，頁 909；《晉詩》卷十三徐豐之《蘭亭詩》，頁 916；《晉詩》卷十三袁嶠之《蘭亭詩》，頁

911；《晉詩》卷十三王蘊之《蘭亭詩》，頁 915；《晉詩》卷十三孫統《蘭亭詩》，頁 907。 

21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六十二孫綽《太尉庾亮碑》，頁 1814

上。 

22 楊儒賓：《“山水”是怎麼發現的——“玄化山水”析論》，《臺大中文學報》第 30 期（2009 年 6 月），

頁 209-254。 

23  蕭馳：《郭象玄學與山水詩之發生》，《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第一卷）》第五章《玄智與詩興》，臺

北：聯經出版社，2011，頁 225-270。 

24  顏崑陽：《從感應、喻志、緣情、遊觀到興會——論中國古典詩歌所開顯人與“自然關係”的歷程及

其模態》，《詩比興系論》，臺北：聯經出版社，2017，頁 362-363。 

25 [宋]歐陽修著、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1017、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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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全貌，循聲而入發現了釀泉，輾轉走了一段山勢迴轉的小路，眼前才冒出醉

翁亭景，皆顯示了視覺移動的感興聚焦與空間尋遊的意趣盎然。 

在俯仰景色的遊賞過程中，對物隨時遷、情隨事遷的感受特別敏銳，作者注

目的不僅是變化的空間，也感受到遷逝的時間，如《豐樂亭記》云：“與滁人仰

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

愛。”《醉翁亭記》云：“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岩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

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

也。”描敘了亭子週遭的四時變化，如晨昏交替下的天色光感，從春芳、夏蔭、

秋霜到水落石出的身體感知，又注入聽覺、嗅覺與觸覺等，使身體俯仰在景致中

注入多幾分娛耳悅目的趣味。不同於六朝山水詩的“傷時歎逝”或唐人遊記的

“投迹山水地，放情詠離騷”26 ，歐陽修對四季變化的空間體驗定調爲“朝遊暮

歸”、欲罷不能的山水之樂，爲山水紀遊文學注入了樂觀精神的山水情韻。歐陽

修《有美堂記》云：“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

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

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

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27 所謂“山林之樂”與“富貴之樂”

不可兼得的對立性，端個人所順應的本性是趨向“遊心於物外”抑或“娛意於繁

華”，流露出宋代文人更具理性思辨和樂觀色彩的山水精神。 

綜觀中國文學中的空間尋遊，其抒情模式可追溯至屈原的《離騷》，上下求

索天上人間，構成一系列輾轉於人間、自然界、超自然界的“空間尋遊”。其中

深蘊著眷戀故土的哀傷與追尋自我價值的焦慮，折射出屈原主觀、惶惑、絕望與

孤獨的身影。28 陶淵明《桃花源記》的空間尋遊，將日常人境的桃花源予以柳暗

花明又一村的空間探尋，武陵漁人需要經由偶然發生、迷霧重重的尋遊活動才得

窺見，營造出隔離、神聖的空間感，表明桃花源是現實世變情境中早已失落、不

復存在的日常生活狀態。從屈原到陶淵明，走入“感物傷時”所創構的“意義空

間”裏“尋遊”，是中國文人追求生命價值或覓求知音（理想的時、人、物及狀

態）的意識模態。29 歐陽修的山水尋遊卻不同於屈原與陶淵明，他更著重於探尋

趣味性，而他尋遊所獲的是滁州人民身在其間卻“不知”其樂，“不見”外事的

 

26 [唐]柳宗元：《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柳宗元集》，頁 1199。 

27 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中冊，頁 1035。 

28  陳世驤：《論時：屈賦發微》，收錄於蕭馳等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下冊，臺北：臺大出版中

心，2009，頁 416-420、434；許又方：《時間的影迹：〈離騷〉晬論》，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出版社，

2003，頁 95。 

29 黃文青：《從空間概念論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的抒情自我》，《成大中文學報》第 50 期（2015 年 9

月），頁 67。 



馬來西亞漢學刊·第五期 

74 

物歲年豐、政治清明的山水空間。這一幅山水樂景，與其說是日常平易，不如說

是具有貼近現實政治和實際生活的傾向。此處細節留待下文討論。 

三、觴詠自然 

歐陽修的山水之樂得之於寓目遊心，更得之以寓酒賦文，即是醉賞自然、文

詠自然的身體感。其《醉翁亭記》中自號醉翁，以之命名山亭，蓋因他與賓客於

亭中對飲，“飲少輒醉”，“頹然乎其間”，“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 

早在六朝就有將飲酒賦予新價值、新風貌，其或託迹慢形、避禍全身、睥睨

禮教，有別於前代祭祀成禮、宴會酬酢、消愁解憂的文化內涵，東晉蘭亭之遊即

借“一觴一詠”的山水活動賦詩“暢敘幽情”。《世說新語·任誕》中的“三日

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酒正自引人箸勝地”，說明透過飲酒以達到身心一

如、復返自然的酣醉經驗。30 有關酣觴自然的身體思維，歷來較缺乏具體的論

述，蔡瑜曾借鑒梅洛龐蒂的身體空間概念，分析陶淵明“醉境”爲復返自然的

“身體圖式”，具現爲群體和諧的渾融“人境”和個體純任自然的“化境”。31 前

者佳例爲《五柳先生傳》“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則退，曾不吝情去留”，

將漸次不受意志拘執的酣醉之軀抽離宴飲場域，正爲保有一個尚有自裁、足以轉

圜餘地的人際場域。這種兼顧人倫之禮的鄉里群飲，彰顯了陶淵明平易和美的倫

理生命向度。後者佳例爲《飲酒》其五“採菊東蘺下，悠然見南山”，透過賞菊

飲酒而“漸近自然”的身體經驗，感官知覺隨著酒精的作用而漸次渾沌，一任身

體自發感應所處空間的氛圍，偶一舉首之間人心與遠山悠然交會，突破形體拘

限，轉向“非思維”的意向性，還歸本原，最終達到身心與自然冥合的境界。此

時身體成爲自然的場域，與天地時氣涵融，共構“心遠地自偏”的身體思維與

“真意、忘言”的本真狀態。32 
必須說明的是，魏晉名士是以飲酒作爲對抗名

教，故多表現爲佯狂任誕，而陶淵明遠離仕宦，歸返素心的田園生活，其酣飲既

無佯狂之態，亦未有山居離群之苦，反而更顯平易自得與親切有味的日常性。 

歐陽修《醉翁亭記》沿襲陶淵明的觴詠體驗，體現於“飲少輒醉”、“頹然

乎其間”，未及四十卻自侃醉翁的太守醉酒形象。其《題滁州醉翁亭》云：“四

十未爲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年。”《思二亭送光祿謝寺丞歸

 

30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註、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

頁 897、893。 

31 蔡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臺北：聯經出版社，2012，頁 225。 

32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 421、2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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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陽》又云：“吾嘗思醉翁，醉翁名自我。山林本我性，章服偶包裹。”33 可見

自侃醉翁的真實情感底蘊是企圖透過酣飲以達“順應自然”、“得意忘形骸”的

遊興暢懷，展現出無拘執而瀟灑的生命力，也揭示了對所處週遭情境的定義。其

時以范仲淹爲首的新政遭遇失敗，歐陽修亦受牽連，又遭“盜甥”流言貶知滁

州，這是他人生思想轉折的分界線，也影響其散文風格產生變化。循此來看“自

侃醉翁”的話語和“飲少輒醉”的形象，其所體現的訊息，既有遠離政治漩渦而

醉賞自然的自適自得，又不無以酣醉來排遣謫居苦悶的自悲自憂。 

歐陽修陶然忘我的酣醉之境，往往也能通達陶然自娛的“文詠”之境，如

《醉翁亭記》末段的“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又《遊大字院記》云：“六

月之庚，金伏火見，……故與諸君子有普明後園之遊。春笋解籜，夏潦漲渠，引

流穿林，……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歡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之詠。太素最少

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歡，不能遍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

日語且道之，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同共索舊句，揭之于版，以致一時之勝，而

爲後會之尋云。”34 順應自然的酣醉之境與賦詩清吟的藝術之境，有其共融相通

之處，酣醉所體現的訊息即是身心順應自然的變化而達到“一任自然”之境。至

此，身體對所處空間的感知呈現一種“非思維”的意向，即先驗或經驗的身體

感，引領我們出入真實與想像的領域，也是創造情境的根本條件。35 因此“觴

詠”的身體感知經由“人－我”、“心－物”、“情－辭”的多重層次、一體周旋

的美感經驗，大適融然於自然山水之中，最終達至人我關係的感通契合，而個體

生命又能與萬物冥合的“自然”之境。 

值得留意者，歐陽修的觴詠之境更多了一層循吏的視角，表現在他更重視酣

宴群飲中人我關係的感通契合，如《豐樂亭記》稱“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

與滁人往遊其間”，造亭命名這等創造人文自然空間、與民共樂的行爲，體現爲

一種宴以合好的和樂融融。這種山水之樂與其強調實踐性的儒道思想息息相關，

他在《與張秀才第二書》稱“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

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

於事實而已。”《答吳充秀才書》反對“棄百事不關于心”，《答宋咸書》提出

“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反映出他強調“道”的實踐性的思想核心，反對高

談聖道、空談性理，主張將“道”轉換成具體、真實、充滿情性內涵的“人情百

事”。36 因此他在面對自然山水之美，不想只停留在一時的遊興之樂，也不願獨

 

33 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下冊，頁 1350-1355。 
34 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下冊，頁 1668-1669。 
35 [法]莫里斯·梅洛龐蒂著、姜志輝譯：《知覺現象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 136-138。 
36 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中冊、下冊，頁 1017、1760、1177、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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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其樂，於是致力創造人文風景，豐富自然之美，其《醉翁亭記》與《豐樂亭

記》的造亭命名行爲，從側面顯示出一幅政治清明的空間景象，呈顯一種安穩的

社會秩序和情理有度的官民之道。 

若以文學形式來呈現宴樂遊賞的身體行爲，一觴一詠即是將遊宴情境予以文

詠體驗的過程，具有文學娛情的意義，進一步深化山水娛情的體驗，但也透露出

背後汲汲探尋知音的孤寂感傷，尤其連用兩次“不知”的否定詞語，表達與之同

遊的禽鳥、滁州人民都不了解太守真正的山水之樂。易而言之，歐陽修文中觴詠

的身體感，表面上看似一幅日常生活的詼諧戲謔情境，箇中寓有憂心政治局勢的

焦慮與被貶的孤寂，然而更多的是表現出以順處逆的怡然自適，作者由此添上了

恬淡俯仰的遊賞品格與境界，同時也構成他散文的風姿神態。 

四、俯仰盛衰 

身體在俯仰景色的遊賞過程中，對物隨時遷、情隨事遷的時空感受將特別敏

銳，歐陽修的山水之樂除了上述的處地之樂（山水之樂）和處人之樂（官民同

樂），還包括處時之樂（政治清明），具體展演爲歐陽修在山水遊記中“俯仰盛

衰”的身體感。《豐樂亭記》中以較大篇幅描敘他在遊覽山水的過程中，俯仰於

滁州今昔盛衰的兩重時空情境，其云：“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

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

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其《醉翁亭記》則是間接描敘，云：“禽鳥知

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37 猶有

意味的是，文中提到滁州人民“不見”外事，也“不知”太守之樂，是化用了陶

淵明《桃花源記》中“不知有漢，不論魏晉”的思撰筆法，它與《老子》的正言

若反以及《楚辭》中覺醒者佯裝醉人的文學現象，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即以寓

有否定思維的語言形式，顛覆或擺脫傳統的思維與價值模式，使我們重新思考關

於語言的限制性，以及事物最原初、渾樸的本質。“不”字句所“體現的訊息”

（Embodied Message）具有一種不經意性、無始無終的“偶然性”，呈顯出一種

“雖有而無，因無而有”的山水玄遠意趣。 

循此而看滁州人民的“安於畎畝衣食”，殊不知眼前的山水美景在百年前還

是一個戰事仍頻的兵家險地，後來宋太祖平定天下才得享太平。由是可見，歐陽

修尋遊的不僅是自然豐美的空間風景，同時也是一幅民和年豐、政治清明的時間

 

37 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中冊，頁 101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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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呈顯一種最安穩的社會秩序，以展現萬物安泰的意趣。他在文中俯仰今昔

盛衰的兩重時空，並積極地造亭、命名、撰記，正是這種“萬物安泰”的精神境

界的外化，其造亭目的不獨是爲了賞景，更是藉此宣上恩德，提升滁州人民的品

遊意識，才能達到真正的官民共樂、安業樂民。這種循吏視角的山水精神也體現

在《峽州至喜亭記》，其讚揚峽州知州朱正基建亭的主要目的不爲賞景，而是

“爲舟中之停留也”。《夷陵縣至喜堂記》云：“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令之

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笋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

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

也。”《泗州先春亭記》云：“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

曰知爲政也。”38 諸文一再顯示宋人遊記以“善政”優先於“勝概”、先修政績再

修亭臺的吏能職責。此乃出於前述歐陽修“道”的觀念轉向，由注重人倫關係中

尊卑名分的等級，轉向關注人倫關係中的感情聯繫和交流，在文中體現爲官民之

間情理有度的交遊同樂。 

情理有度，出於歐陽修崇尚中和之性的人生哲理，其《本論》云：“故凡養

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

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39 文中強調順應情性、沖淡情性，形

塑成他散文中趨向樂觀的抒情精神與從容和美的理趣。吉川幸次郎稱之爲“人生

悲哀的揚棄”，即以一種較開朗的胸襟、達觀的心情、從容的態度來因應，乃至

引發對人生、對生命的新看法，並形成宋代詩文中有所節制的傷感基調。40 其中

的時代因素乃宋代文人地位較高，普遍不像唐人那麽抑郁悲憤，也與他們講求理

學修養有關，加上歐陽修歷經了新舊黨爭、修史經驗、古文運動，使其秉性和

氣。試閱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評歐文云：“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

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間易，無艱難勞苦之

態。”41 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稱歐文“深純温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爲

相唱和”。42 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云：“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

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43 以上三位與他關係匪淺的友人，不約而同

地指出歐陽修的性情和氣。上述諸種因素深化了歐陽修散文中的憂患意識、深邃

 

38 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中冊，頁 997、995、992。 

39 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冊，頁 512。 

40 [日]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社，2012，頁 25-29、68。 

41 [宋]蘇洵著、曾棗莊等箋註：《嘉祐集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 328-329。 

42 [宋]曾鞏撰、陳杏珍等點校：《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232。 

43 [宋]蘇轍著、陳宏天等點校：《歐陽文忠公神道碑》，《蘇轍集》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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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與融通達理，間接形塑其中和之性、之美的散文精神，成就其“六一風神”

的藝術風格。44 

 

 

結語 

 

綜述全文，歐陽修俯仰觴詠於山水亭臺之間，其關注點不再是六朝玄學思維

對主體存在的觀照，也不同於唐代遊記中往往陷於悲哀而不能自拔，而是一種有

意擺脫無端悲哀的積極心境，體現在主客、官民之間的和樂融融，展現“情理有

度”的政治倫理生命的抒情向度。至此，山水世界的審美功能和精神內涵，轉向

貼近現實與生活的傾向，也充滿情性與理趣的內涵。遊記中具體表現爲俯仰、酣

觴、文詠的遊賞體驗，其情感體驗並不是單一的，既有以和爲美的倫理生命，又

有遊心物外的精神境界；既有官民共樂的親切有味，也有汲汲尋遊知音的孤寂感

傷。箇中表現了否定意識與肯定意識之間的相互拮抗，以及高度自主的意識張

力，其間情感的反覆轉折蘊含了歐陽修抒情自省的深度，是其處在政治漩渦的矛

盾與衝突之中的身體展演，既有安於山水之樂的自適自得，也有排遣貶謫苦悶的

自憂自傷。他善於化用語言形式來調節熾熱的情感，此亦其散文“六一風神”的

審美核心，透過蕩漾的筆調、平易的語言，呈顯出一種從容和美的抒情氣度、情

理有度的情韻意趣。歐陽修山水遊記中趨向樂觀的抒情精神與遊賞心態，逐漸形

成宋代散文的群體風格，但其山水理趣仍未達到觀念化的程度，直至蘇軾、蘇轍

的山水遊記才將其概念化，提出“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45 、“使其

中坦然，不以物傷性”46 等山水理趣。 

 

 

44 洪本健：《略論“六一風神”》，《文學遺産》1996 年第 1 期，頁 61-68；又《歐陽修的“和氣”與“六

一風神”》，《國學學刊》2014 年第 2 期，頁 119-127。 

45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超然臺記》，《蘇軾文集》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352。 

46 [宋]蘇轍：《黃州快哉亭記》，《蘇轍集》第 2 冊，頁 410。 




